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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1915—1969），山东莱阳人，

中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

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3

年入清华大学，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

学系。1939 年在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

中国哲学研究生。历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

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兼任《美术》《美术研究》执行编委。建

国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撰写的讲

义《中国美术史》是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

学术专著，也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

的重要文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

革”中受迫害致死。

本文是作者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美术史》所作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标题为编者所加。

有些事随着时间的变化会逐渐模糊 ,

但有的人和事隔几十年后仍清晰不忘，成

为永远抹不掉的记忆，我的老师、著名中

国美术史论家王逊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2015 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撰述的《中

国美术史》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整理

出版，我作为他当年的学生和助教，藉此

机会写下一点印象，以志纪念。

生动而富有学术意味的美术史课堂

最初接触王逊先生是在 1953 年的课堂

怀念新中国美术史界拓荒者王逊

○薄松年

我回信（见上页图），并且请顾夏生、王

占生先生和胡纪萃同学帮我办好了补发的

毕业证书。这样亲切的关怀让我没齿难忘。

1980 年 4 月，我从衡阳农校调到刚刚

恢复给排水专业急需教师的衡阳铁路工程

学校，担任“排水工程”和“室内给排水工程”

两门课的教学任务。陶先生教我们“排水

工程”，我有幸继承了他的事业，遗憾的

是在铁路系统它不是主要工作，因此在我

教过的一千多学生中，只有三人从事这方

面的工作，好在他们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愿这能够聊慰陶先生在天之灵。

1986 年，母校 75 周年校庆时，恰逢

土木系为陶先生举办 80 大寿和从事给排水

教育 55 周年庆祝活动。陶先生致词时，艾

知生、叶如棠两位部长位列左右，为老师

热烈鼓掌，致以衷心的祝贺。我们好几百

位各届学生挤满了会场，一起尽情鼓掌，

欢呼雀跃，向陶先生致以热烈祝贺。

2006 年校庆 95 周年时，恰逢陶先生

百岁冥诞。学校领导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

念活动，可惜当时没能回校，错过了这次

意义重大的活动。在今年陶先生 110 周岁

冥诞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陶先生深

深的感激和怀念。 最后敬献七律一首以寄

感念之情：

百十冥诞念恩师，  难忘清华受教时。

教诲六年恩似海，  关怀一世义如丝。

梦中喜讯从天降，  毕业证书寄到时。

关爱情深何以报？  唯将感念寄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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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逊先生

上，当时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二年级

学生，中国美术史是必修课，由调到美院

不久的王逊教授主讲。建国初期人们学习

民族遗产的热情很高，参加听课的除学生

外，还有很多教师参加，中央戏剧学院舞

台美术系的同学也来旁听，教室容不下，

就改在大礼堂上课。

王逊先生具有儒雅的学者风度，讲起

课来总是从容地娓娓道来。我本来酷爱历

史，也看过一些美术史著作（那时多半是

绘画史），大都比较简略，王逊先生的美

术史课却大不相同，他从原始社会美术的

起源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讲起，历朝历代

贯穿下来，通过生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讲述，重点对美术现象、美术家和美术作

品艺术思潮进行分析，结合幻灯（那时还

只有简陋的反射幻灯）的形象教学，生动

具体，使人进入中国艺术遗产的宝库之中。

那时的美术史教学还处于草创阶段，没有

现成的教学资料和设备，讲课用的图片等

都要亲自筹选，王逊先生的教学严谨而完

备，每节课都发给学生提纲讲义，在图书

馆的走廊上还结合讲课进行图片陈列，像

这样完备的教学今天已很难看到了。

1956 年，王逊先生的讲义内部铅印

1000 册，供教学中使用，名曰《中国美术

史讲义》，虽只是大学共同课的教材，但

却有相当学术含量。讲义中他以科学的观

点和方法，讲述中国美术的全发展（不仅

有绘画，还包括雕塑、工艺和建筑，绘画

中包括壁画、卷轴画、版画、年画等，都

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应是建国后第一

部高等美术学校的完整的美术史教材，也

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起着奠基作用。他原

计划进一步补充整理交付出版（当时和北

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建立联系），只是由

于工作繁忙（当时国务院制订 12 年科学

发展规划，王逊为美术口召集人，同年又

忙于建立美术史系筹备工作）没有进行下

去。继而，1957 年的反右风暴中，王逊被

错划为右派，遭受不白之冤，从此失去出

版发表成果的权利。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讲义仍不胫而走，为一些单位和青年学子

私下传抄或油印。1979年王逊冤案平反后，

在江丰的大力支持下，这本讲义经薄松年、

陈少丰整理，成为 34 万字的《中国美术

史》，在《中国美术史讲义》撰成 30 年

以后的1985年，才在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 1960 年至 1963 年，王逊又

曾对教材重新修改、充实了其中的部分内

容，可惜这些手稿皆已遗失，实在是一件

憾事！

王逊先生对青年学生极为热情和负责。

他没有家室独身一人，就住在学校 U 字教

学楼旁的一个连通两间的简单平房里。外

间放着书架和两三把椅子，内室是卧房，

除应付社会工作外平时很少出门。由于我

对美术史课的兴趣，常到先生住室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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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简单幼稚的问题，但每次先生都是放

下手中的工作给予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

解答，并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内容让我思考，

还常在书架中抽出一些书来供我阅读，使

我受益匪浅。就这样我开始深深地爱上了

这个专业。幸运的是我在美院毕业以后被

留在美术史研究室（当时还没有成立美术

史系），成为王逊的助教，在工作中直接

受到先生的指导。如果用今天美术史系的

水平要求，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真正跨进

专业门坎的学徒，但王逊先生非常注意对

我着意培养。

最不能忘怀的是先生给我创造向社会

一些学者学习的机会。当时故宫常召集专

家鉴定书画，先生每次都带我参加旁听，

由于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启功、徐邦达、

张珩等先生，外地的学者（如谢稚柳、傅

抱石、俞剑华先生）来京开会，也总是鼓

励我们前去拜访。还由于先生的介绍，我

认识了戏曲史家周贻白先生，因而我有机

会到中央戏曲学院旁听了中国戏曲史课，

周先生在戏曲方面的精深学识使我获益良

多，我在民间美术研究中有关戏曲的知识

有很多就是在周先生的课堂上学到的。王

逊先生的做法曾引起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吴

仲超的注意，他特别提出故宫也应当像王

逊先生这样培养青年。

1957 年王逊先生被错划为右派，离开

教学岗位到图书馆改造，从事图书整理繁

杂的工作，我也失去了作为他的助教的学

习机会。1960 年虽然又恢复讲课，因为我

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教学工作，很少有机会

到课堂上再听先生的讲授，对我的业务成

长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精深的学识博雅的学者风度

在“反右”之前，王逊先生当时还处

于不到 40 岁的中年时期，但在学术上却渊

博而精深。他在幼年即对文学艺术有浓厚

兴趣，后来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由

于对文学的兴趣和造诣，特别得到闻一多

先生的赏识器重，又转入国文系学习。最

终受到美学家邓以蛰先生的影响，进入哲

学系研修哲学和美学史，成为其得意弟子。

邓、闻二位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对他有

很深影响。

王逊在中外文学、哲学、历史学、美

学方面有着深厚的修为，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即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及诗歌散文作品，

现知最早的一篇论文是发表于 1938 年的

《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被收入《教

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刊》中，同

时被滕固编入《中国艺术丛编》一书中。

他很注意对美术遗迹的实地考察，1944 年

通过调查写成《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记》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作为“百年辉煌·中
央美术学院艺术名家”系列活动，“奠基：王
逊先生与中国的美术史学科——纪念王逊先生
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该校
校史陈列展厅隆重举行。本文作者薄松年先生
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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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上发表，著名学者顾颉刚按语中

指出“《云南北方天王石刻记》一文与中

国艺术史和佛教史均有重要的关系”。“文

革”前，我为查阅一些现代美术史材料到

图书馆翻阅旧报纸，在1948年的《益世报》

上看到王逊写的《红楼梦与清初工艺美术》

的论文，通过《红楼梦》书中叙及的陈设

服饰珍玩以至庙会上的民间小玩意儿等，

对清代工艺（还扩及到上层贵族对古代工

艺的兴趣）作了生动而详尽的论述，这是

我看到的红学研究中专门涉及到美术的唯

一论著。

王逊在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及

清华大学，当时已侧身于学者名流之中，

他作为美术史家在抗战期间就投入美术遗

迹的考察 , 后来又最先用新的科学观点和

方法作研究工作并取得成绩。王逊先生是

最早把民间美术和考古成果纳入中国美术

史领域的学者之一，1950 年作为文化部雁

北文物勘察团的成员去山西考察并写成《云

冈一带勘察记》，指出除云冈石窟外，沿

武州川一线尚有吴家屯、鲁班窑等多处造

像。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工作时

曾随林徽因参加了对北京工艺美术的改革

与振兴工作，后来又与皮影艺人路景达合

作完成《北京皮影》一书。对民间年画、

景泰蓝及特种工艺亦有论文发表。

王逊对敦煌等宗教艺术也有较深的研

究，早在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他曾受聘为设计委员。1956 年夏天，欧阳

予倩先生主持的舞蹈史研究小组请王逊先

生讲敦煌壁画中的舞蹈，他在讲座中对唐

代乐舞及在敦煌壁画中的艺术呈现讲得生

动而具体，引起听讲者浓厚的兴趣，并获

得欧阳老的高度称赞，告勉研究组的成员

要像王逊先生那样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1956 年他带我们到南方考察，在南京

博物馆看到《职贡图卷》，记得该画卷题

名作者是唐代阎立德，当时他就提出此画

的原作年代要早于唐代，因为画卷上的有

些国家在唐代已不存在了。还和我说这件

作品非常值得研究，可以成为一篇学位论

文。后来经过他的研究论证确定此图系梁

元帝萧绎的画本。

大约是在 1960 年，我随他参观西安碑

林，在翻检书院街卖碑帖的小摊子上的一

堆杂乱拓片中，发现了凌烟阁功臣图的宋

代石刻拓本，他为美术史系以低廉的价钱

买下了这一拓本（不是像有些人见了宝贵

资料就归为己有），由此引申对阎立本和

凌烟阁功臣图又下功夫作了考证。

关于永乐宫壁画的研究成果

王逊先生在摘掉右派帽子之后发表的

唯一的论文即《永乐宫三清殿壁画题材试

探》。永乐宫三清殿元代壁画是我国古代

最完整最丰富的道教壁画遗存，在中国绘

画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确认壁

画中庞大的神仙体系和神祗的名目，是研

究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所必须首先解决

的问题，但当时却没有人能讲清楚，甚至

还流行有“三百六十个值日神”等错误而

含混的传说。由于 1963 年永乐宫壁画摹本

要去日本展出，而永乐宫的三清殿壁画的

神像内容必须有明晰的解说，配合展览发

表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当时把这一任

务交给王逊先生。王逊对宗教美术及佛道

教的神祗形象本来就有丰富的知识，但把

三清殿壁画中二百多位复杂的神像体系讲

清楚还是有一定难度。他面对这一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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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充满信心，为了查阅卷帙浩繁的《道

藏》等有关资料，他一头扎进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当时已是盛夏季节，那时根

本没有什么空调设备，暑气如蒸，王逊先

生支持着孱弱的身体像战士一样投入工作，

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论文。

论文显示出作者对宗教和宗教美术渊

博的学识，他从繁复庞杂的大量道教文献

中对神祗的发展组合理出头绪，对照永乐

宫壁画给予诠释，联系《朝元图》的发展，

吴道子画派的延续，五星图形象的演变考

订，最先破译了长期模糊不清的神像内容，

虽然有些见解未必全部完善，但为永乐宫

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一位国外的美术史

家对这篇文章非常敬佩，当他得知是在很

短的时间写出后，更表现出异常的惊讶，

说这简直是凝聚了一辈子的功夫！

今天回想起来，王逊从 1960 到 1963

年在业务上和教学上简直是与生命和时间

赛跑，不仅担负着繁多的课程，还撰写出

大量教材。他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作

为“摘帽右派”仍然顶着不小的政治压力，

他指导着外国留学生的论文，但在接触上

却有很大限制，他是文化部组织的编写教

材的主力，但却不能亲身参加关于教材的

讨论和审定，他还有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发

表，甚至遭到剽窃。他是在心情极为压抑

下认真负责地为培养美术史人才而作出巨

大贡献的！

王逊之死

1957 年的反右处理，使王逊在职称上

连降三级，工资大幅下调，生活上不能不

受影响。1960 年后王逊作为“摘帽右派”

开始又走上课堂，而且担负着刚刚恢复的

美术史系的主要课程。虽然仍有政治压力，

但境遇已比以前有改善，还发表了论文，

按说他还会为美术史建设作不少贡献，但

一场政治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最后终于吞

噬了他脆弱的生命。

王逊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曾经患过

肺结核病（后来治愈），“文化大革命”

开始作为右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揪斗，

后来作为“江丰反党集团”成员又遭审查，

在寒冷的季节被囚禁在学校后院的简易房

里交代问题，薄薄的墙板和屋顶，本来就

不能抵御风寒，孱弱的体质哪能禁得起如

此“考验”，终于在放出“牛棚”后没几天，

在来学校的路上口吐鲜血，被送进了医院。

我知道王逊之死是在他逝世的几天之

后，当时正处于运动高潮，我们被分配到

地下锅炉房烧暖气，换班回到组内时才知

道他的遗体早已火化。一代学者故去，没

有办法表示追悼和哀思。王逊夫人把先生

的全部藏书和研究资料捐献给学校，当时

的领导——军工宣队竟当作抄家物资全部

处理给了旧书店，使这一批先生多年聚集

的图书资料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

2015 年是王逊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改

革开放迎来了学术的春天，美术史阵营已

是人才济济，学术研究也成果斐然，但我

们不能忘记为新中国美术史论学科作出巨

大贡献的开拓者和耕耘者，这也使我们更

加怀念王逊先生。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6 年 1月 27日）


